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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津派文化的新范式
李然

天津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其文化形象长期以来被定位为“河海交汇的码头城市”。然

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文化的演变，天津的文化形象也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天津市提出努力打造特色鲜明、

内涵深刻的“津派文化”品牌，并总结河海文化、红色文化、工商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演艺文化、文博文化、休闲文

化八种地域文化形态，这是天津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整合，更是在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以开放姿态拥抱新时代。

打造“津派文化”品牌的实践，离不开认知转变与理论支撑。传统对天津文化的研究多聚焦于“码头—租界—曲艺”

的都市文化三角，对北部山地文化之于津派文化完整性的支撑作用关注尚显不足，使得津派文化的阐释视角更多

偏向海洋与城市维度。这一研究视角的侧重使得蓟州作为天津唯一的山地行政区，其文化功能尚未得

到充分挖掘与激活。破解这一困境，亟须在津派文化体系中补足“山地维度”，构建山

海文明互动的话语框架，全面展现天津城市文化气质。一

津派文化内涵的嬗变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与渤海湾交会处，作为大运河沿岸
城市和近代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历史上承担了连接中原
农耕文明与海洋商贸文明的桥梁作用，其“河海交汇”的地理
特质，使之成为南北文化交融、中西文明碰撞的核心节点，人
们将根植于这片丰沃土壤上的区域性文化体系概括为“津
派”文化。关于“津派”一词的使用，天津社会科学院任吉东
研究员在《“津派”词汇演变与文化解读》一文中做过详细爬
梳，“津派”一词虽涉及多个领域，但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
曲艺和商业几个方面。
文学层面的“津派”。五四运动后，北派通俗小说迅速

发展起来，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派通俗小说分庭抗礼。天
津作为北派通俗小说的核心阵地，涌现出一批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作家，他们扎根津沽文化，作品兼具市井气息与文学
深度，融合传统与现代，塑造了通俗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如
刘云若的《粉墨筝琶》《红杏出墙记》《旧巷斜阳》等，语言幽
默，人物鲜活，被誉为“津派”小说典范。此外，天津作为北方
商埠，报刊业繁荣，为通俗小说提供了传播平台。这些作品
以天津方言、市井生活为创作底色，强调地域文化特色，被称
之为“津派”小说。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地域文化为依托的寻根文学迅

速发展起来，天津涌现出以冯骥才、林希、肖克凡等人的作品
为代表的“津味儿”小说。它们以天津方言为工具，通过描绘
市井生活、塑造奇人异事，展现了天津的地域文化风貌，这些
可以称为“津派”小说在新时期的革新与发展。此外，新一代
作家如龙一，尝试将科幻等元素融入“津味儿”小说，探索新
的叙事路径。可以说，文学层面的“津派”无论是从研究还是
受众认知角度看，知名度和影响力都尤为突出。

艺术层面的“津派”。据《畿辅通志》记载，天津地处
“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官出入，
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俨然一大都会
也”。天津艺术的繁荣发展正是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
置。明代以来，天津的盐业蓬勃发展，持有大量财富的盐
商们为南来北往的文人雅士提供了展示平台，如张霖的问
津园、查日乾与查为仁父子的水西庄、安岐的沽水草堂等，
成为当时书画家们雅集之所。近代天津开埠后，东西方文
化在此交汇杂糅，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画家、文
人涌入天津，逐渐形成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津派”风格。
天津画坛真正壮大，得益于陈少梅和他主持的“湖社画会
天津分会”，在陈少梅及其弟子的努力下，天津绘画呈现出
“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特色。

曲艺层面的“津派”。作为曲艺之乡的天津汇聚南北商
贾，形成多元文化交融的土壤。一方面，吸引了河北梆子、木
板大鼓等外来曲种汇聚；另一方面，码头文化、市井生活和市
民阶层的发展，为曲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观众基
础。天津的曲艺形式融合了南北文化、市井风情和独特的
语言风格，再加之茶园、书场林立，艺人需凭真本事吸引观
众，倒逼表演形式不断创新，形成“接地气、重互动”的独具一
格的“津味儿”。“立足天津，扬名天下”，这里成为曲艺艺人锤

炼技艺的“终极考
场”。“津派”曲艺兼容

并蓄，如“海绵”般吸收外
来元素，涌现出天津时调、京韵

大鼓、相声、京东大鼓、天津快板、单弦、
评书等多种曲艺形式，被称为“十样杂耍”。

“天津时调”是“津派”曲艺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种
之一。时调最初由民间小调演变而来，融合了天津本地的
“靠山调”“拉哈调”“鸳鸯调”等曲调，描摹景致、讲述故事，深
深根植于天津地方风俗和方言。曲艺大师王毓宝对传统时
调进行了改革，在内容上予以净化，在形式上规范曲调。
1956年，王毓宝在天津电台演唱《摔西瓜》，首次以“天津时
调”为名公开演出，标志着其从民间小调升华为成熟的“津
派”曲艺。天津被称为“哏儿都”，源于天津方言骨子里自带
的幽默感，这也催生了天津最具知名度的语言艺术形
式——相声。天津作为水陆码头，茶馆、撂地演
出盛行，相声艺人在此谋生，吸收评书、快
板等元素，形成早期“说学逗唱”雏
形。马三立以“文哏冷幽默”开宗
立派；侯宝林在津打磨“文明相

声”，推动相声从“插科打诨”走向文学化；马志明《纠纷》用天
津话演绎市井冲突；苏文茂《文章会》以文哏见长；郭德纲的
“茶馆相声”演出，激活了传统剧场文化……这些均展现了
“津派”相声对语言韵律的极致追求。“津派”相声作为中国北
方相声的重要分支，以天津独特的市井文化为土壤，形成了
“接地气、重互动、善讽刺”的鲜明特色，深刻反映了天津人的
幽默智慧与城市性格。
商业层面的“津派”。金元以降，天津因运河漕运成为

“南粮北运”枢纽，码头文化催生商贸繁荣。三岔河口的估衣
街成为北方最早的商业街之一，行帮林立。1860年开埠后，
天津成为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九国租界设立，外资银行、洋
行涌入，催生了近代金融业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这里既
有租界洋商范式，也有中华传统商道的坚守，商业文明在这
里“双轨并行”。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号称“东方
华尔街”，众多洋行与金融机构聚集，引入了股份制、保险业
等现代商业制度；劝业场、正兴德茶庄等民族资本坚守“货真
价实，童叟无欺”的祖训，形成“津派商德”。
“津派”商业文化是天津作为北方经济重镇、港口城市

与移民社会长期交融的产物，既承载着“九河下梢”的地理基
因，又凝聚了“华洋杂处”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兼容并蓄、务实
灵活、市井智慧与商儒精神并重的独特气质。尤其是天津
的老字号企业，宛如天津的“活态商史”，每一块牌匾都镌刻
着漕运的舟影、租界的洋风与市井的烟火，传承着天津600
余年的商脉底蕴。
新时代语境下的“津派”。如果说上述层面的“津派”是

天津600余年城市发展的积淀，那么新时代提出努力打造特
色鲜明、内涵深刻的“津派文化”品牌，则彰显了天津这座城
市的文化自信与自觉。2024年10月，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工作会议暨全市旅游发展大会上，天津提出“彰显河海文化
特色，叫响‘河海津韵’城市名片”，这是新时代语境下津派文
化发展的新内涵，融合了河海、红色、建筑、工商、民俗、演艺、
文博、休闲等多元维度，呈现出“开放性与本土性交织”的独
特气质，既受大运河漕运、近代租界开埠等历史事件影响，又
始终保留着华北民间文化的底色，是历史积淀与时代创新
的交响。这不仅是对津派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整合，更是未
来文化发展的战略蓝图。

二

津派文化叙事的结构性问题

津派文化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文化类型，长期以码头
文化、租界文化和曲艺文化为三大支柱，形成“三足鼎立”的
叙事框架。这种“三足鼎立”的叙事范式虽具认知便利性，却
遮蔽了天津作为地理过渡带的文化复合性。当我们将视线
北移，聚焦燕山余脉在天津境内的文化投射，便会发现既有
的津派文化研究存在一定的
空间偏倚，这种局限不仅会
造成文化基因谱系的残缺，
还会导致城市文化身份的扁
平化建构。

被折叠的山地文化

圈。作为天津唯一的
山地行政区，
蓟州拥

有占市域面积1/3的山地丘陵，其文化地理单元跨越燕山文
化带与华北平原过渡区，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平原”文化界
面。该区域的文化积淀远长于天津卫建城史。考古发现证
实，距今8000年的青池遗址已出现原始农业聚落，春秋时期
的无终子国在此建立北方较早的城邦体系。明代长城防御
系统更在此形成“九边十三镇”的军事文化景观。这些文化
层理在现有津派叙事中未能进入津派文化的核心阐释体
系，这种空间折叠容易造成文化记忆的断层，影响天津作为
“山河海城”的完整地理叙事。

被遮蔽的山地智慧体系。码头文化体现了天津的商业
文明，租界文化展示了殖民遗产，曲艺文化则反映了市井生
活。然而，这三种文化形态均侧重于平原和沿海地区，缺乏
山地文明特有的生态智慧与坚韧品格。山地文化并非简单
的空间填充物，而是携带着独特的文明密码。蓟州山地的
垂直地理造就了“三层文化带”：山巅的宗教皇家文化（盘山
寺庙群）、山腰的农耕文化（梯田系统）、谷地的商贸文化（古
驿道集镇）。这种立体文化格局孕育出迥异于平原的文化
特质。此外，山地文化孕育的“屯粮备荒”传统，与漕运文化
的“转输流通”形成互补。这种“山地—平原”资源调配模式，
恰是天津作为畿辅重镇的战略价值所在，这些文化基因若
在津派文化研究中缺失，会导致津派文化体系的片面性和
不平衡性。
被误读的文化过渡带。传统津派文化的研究，往往将

“九河下梢”的地理特征作为解读其文化内核的重要切入
点，由此形成了偏重海洋与城市维度的研究倾向，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对津派文化多元内涵的认知。这种认
知偏差导致两个误判：其一，忽视燕山文化廊道的枢纽作
用。蓟州自古就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点，北魏时
期的无终道、辽代的南京道、清代的东陵御道，构成多元文
化碰撞的时空走廊。其二，遮蔽山地文化的现代转型。在
当代蓟州的生态旅游开发中，传统的山居智慧正在转化为
绿色经济模式，这种文化创新力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
种认知倾向不仅未能充分凸显山地文化对天津城市发展
的历史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对天津文化多样
性的全面认知。
实际上，天津的文化发展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山地文化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天津的城市性格
和文化底蕴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我们将山地文化纳入观察
视野，会发现天津的文化性格绝非单一的“开放包容”所能概
括。山地文化赋予的守成意识、生态理性、防御精神，与海洋
文化孕育的冒险精神、商业意识、包容特质，共同构成天津文
化完整的精神内核。

三

津派文化的三维结构地理叙事

在津派文化研究中，传统的“三足鼎立”叙事框架
已显局限。对津派文化的扩容，是一场跨越地理

边界与文化维度的系统性重
构。通过空间扩容，津派文化
将突破传统叙事框架，构建“山
地—平原—海洋”三元一体的

文化地理新格局。津派
文化的空间扩

容，绝非简单的地理范
围扩张，而是通过功能定位、资源

整合与场景重构，形成山地、平原、海洋三大
维度的文化协同网络。
山地维度——蓟州——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蓟州区

作为京津冀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域，依托其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构建了生态保护与传统技艺协同
发展的山地文化范式。通过划定生态红线，蓟州在生态补
偿机制下平衡保护与开发，既保障了盘山、梨木台等自然保
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又为低碳旅游与森林康养产业注入活
力。在生态基底之上，蓟州山地文化以传统技艺的活态传
承为核心，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当代价值，不仅丰富了游客的
旅游体验，还促进了当地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平原维度——天津主城区——文化符号的现代转化枢

纽。天津主城区作为津派文化的核心载体，以其独特的历
史积淀与创新活力，成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化符号转化
枢纽。这里既是千年漕运文明的延续之地，也是当代都市
文化创新的试验场。古文化街的“双面绣”模式，生动诠释了
这一转化逻辑——街道两侧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数字艺术等新业态并存。五大道历史
街区则通过“社群再造”焕发新生，空置的洋楼被改造为艺
术馆、精品咖啡馆等，又保留了部分原住民，形成“居住—创
作—消费”共生的混合社区。这种活化不仅让建筑遗产重
获价值，更以租金收益反哺维护，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
的双赢。在文化产业领域，天津主城区展现出强大的创新
动能。天津第三棉纺厂蜕变为“棉3创意街区”，旧厂房内入
驻剧场、文创市集与共享办公空间，成为工业遗产转型的标
杆。天津主城区的文化转化，本质上是将历史资源转化为
当代叙事的能力。它既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刻，亦非对现代
的盲目追逐，而是通过空间活化、技术赋能与社群参与，让文
化基因在碰撞中迸发新生。
海洋维度——滨海新区——文化输出与国际传播的

窗口。滨海新区作为天津融入全球化的战略支点，依托北
方第一大港——天津港的枢纽地位与海洋资源的集聚效
应，构建了以港口为纽带、文化为内核、开放为动能的国际
化传播体系。这里不仅是物流中枢，更是多元文明交汇的
文化码头，连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其物理连通优势为
文化输出提供了天然载体，通过“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
同，推动津派文化从渤海湾走向世界舞台。国家海洋博物
馆与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是滨海文化输出的核心地标，前者
展现海洋文明的深度，后者打造军事文化体验，成为国际
游客感知中国海洋历史的“活态课堂”。滨海新区图书馆
的“书山”造型与智慧服务理念，吸引全球网友打卡，成为
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全国首创的“国际商务联络驿站”，为
企业“出海”赋能。滨海新区的文化输出实践，不仅依托地
理优势，更通过技术赋能与理念创新，将海洋文化从地域
符号升华为全球叙事，成为文明互鉴的“超级接口”。
津派文化中既有山地文化基因，也有海洋文化基

因，具有山海生态的整体性。山地提供生态屏障，海洋
提供交通通道，平原作为枢纽实现资源集成，三者形成
生态位互补。蓟州区的山地地形为天津提供了重要的
生态屏障，其丰富的森林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天津
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滨海新区作为国务
院批准的第一个国
家综合改革创新区，
为当地的商贸活动提供
了便利条件。而天津主城区则
作为枢纽地区实现了各种资源的集
成与优化配置。这种生态位互补的关系使
得天津在区域发展中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总之，将蓟州山地文化纳入津派文化体系，弥补山
地文化的缺位，构建津派文化的三维生态系统，这一举
措不仅有助于完善津派文化的叙事框架，还能提升天津
文化的整体性与包容性。通过整合山地文化与平原文
化、海洋文化的资源，可以形成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生
态，为天津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天津的文化形
象，也将在这一过程中，从传统认知中的“单一码头城
市”，拓展为更为多元的“山海文化名城”。

（作者为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津派文化

研究中心专家，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心天津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


